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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写我心
——读青年诗人许梦熊诗歌

潘江涛

融媒记者 马忆玲 整理

习近平在浙江
习近平同志在领导浙江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提高

对内对外开放水平、统筹城乡发展和

区域发展、创建生态省、建设法治浙江

和平安浙江、建设文化大省、推进民生

实事、加强党的建设等实践中，既充分

展现了高超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宏观决

策水平、突出的政治驾驭能力和组织

领导能力，也充分展现了深入务实的

工作作风和真挚朴实的为民情怀。

《习近平在浙江》是反映习近平

总书记成长历程的系列采访实录。

这部采访实录，通过对当时浙江省委

省政府领导同志、省直部门和地市领

导干部、基层干部和企业家、专家学

者和记者等的访谈，做了生动翔实的

现场呈现。

雷锋，原名雷正兴，1940 年出生

于湖南长沙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

父母兄弟都丧命于民族敌人和阶级敌

人之手。雷锋小小年纪就沦为孤儿。

在成长的道路上，他以实际行动为建

设祖国添砖加瓦。

《学雷锋》开篇对雷锋的成长道

路做了概括介绍，展现了雷锋短暂但

不平凡的一生。随后，编者精选了雷

锋部分语录，从学习、工作、品格、人

生感悟四个方面揭示雷锋精神的真

谛，让我们对雷锋精神有了具体的认

识。不仅于此，编者在每一章节后均

有扩展，扩展以“背后的故事”“雷锋

精神遍天下”为主。“背后的故事”讲

述了在各则雷锋语录背后，与之有关

联的资讯或故事；“雷锋精神遍天下”

则精选当代中国各行各业中涌现出

来的具有雷锋精神的人物事迹，作为

雷锋精神在当代的最好诠释。

学雷锋

一
诗的基本存在方式是分行。当下

写诗如赶集，哪儿热闹往哪儿挤，皆因

写诗没门槛、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导致

大量劣质诗歌充斥网络和报刊，直至

泛滥成灾。

有人甚至说，写诗太容易，所以人

们看不起诗；读诗太费劲，所以人们不

读诗。

这些观点是否有失偏颇，我们暂

且不论。我说，诗歌是小众的，总不至

于招来异议。而青年诗人许梦熊之所

以脱颖而出，是因为博学、认真、刻苦，

对诗歌心存敬畏。

诗歌是许梦熊的生命。无论是

早年的《宴之敖者》，还是新近推出的

《与王象之书》（2021 年 6 月，杭州出

版社），抑或朋友圈里信手拈来的长

短句，其诗作总是给人以亲切细腻之

感 。 他 擅 长 于 在 生 活 现 场 捕 捉 诗

情，从时代变迁、历史人物和个体经

验中，开掘和淬炼诗意，诗歌的“能见

度”很高。

诗思与时代共脉搏，是当下诗歌

创作的大道通途。许梦熊喜欢在物象

（山水和星辰）、世象（人群和社会）、心

象（感情和感悟）三个维度上觅诗，使

得他的诗歌创作取材广泛、形式多样、

情思纷繁，好像无处不诗、无时不诗

——他用手机裁取画面，先凝神静思，

后快乐歌唱，每日一至二首。

“挺胸为鹊鸲，又名猪屎渣。虽

然小不点，国鸟孟加拉。呜呼高枝

上，凝然如冻葩。幸亏有羽翼，无须

过检查。”

“一灯照破千山月，万户人家不

等闲。枯木逢春何须看，唯独樽酒亦

神仙。”

“夜来樽酒不胜轻，转眼台州是

仙庭。廿年寄身江南道，漂泊无依仗

诗行。越行越远越逼仄，大道青天如

闹铃。朝九晚五宜趋鹜，我辈文章等

于零。”

微信朋友圈是大染缸，也是写诗

的好地方。许梦熊娴熟于日常入诗，

这 3 首写于 2022 年 1 月中旬的诗虽

说无题，却厘清了人情事理，约略可窥

其内心世界。

圈里的杨荻与许梦熊相交甚深，

见着“我辈文章等于零”，甚是不解，弱

弱地发问：“怎么会？”许梦熊直言相

告，这不是他的原创，而是著名画家吴

冠中先生的话题，曾引发 20 世纪 80

年代书画界的一场大辩论。

二
文学创作与绘画艺术有许多相通

之处。许梦熊信手“拿来”，垒行成诗，

与其说是赞同吴先生“笔墨只是创作

工具”的观点，毋宁说是一种无奈，甚

至是我手写我心的自嘲。

许梦熊，真名许中华，浙江台州

人。15 年前，我在磐安县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任上，曾牵头组织金华市

“‘80 后新锐写手’论剑百杖潭”活

动。许梦熊剑气纵横，凌云健笔，以长

诗《丰饶之角》斩获冠军。那时，我只

知道许中华是浙江师范大学应用心理

系学生，笔名“七夜”。没想到，他大学

毕业后留在了金华，且以诗谋生，不断

地变更住址，是我所知的为数不多的

自由撰稿人之一。

许 梦 熊 对 诗 歌 亦 并 非 一 见 钟

情，但一旦爱了，就爱得死去活来。

他的诗，犹如其人，皆为呕心之作，流

淌着真情率性，以及一种浪漫无羁的

气质。

“在金华这座洞天福地的城市，写

诗是一种诱惑。”这是许梦熊的真实

想法。“一位长辈曾经奉劝我，别写诗，

今天写诗的人实在太多了，敲一敲回

车键，分分行，便是诗。”这些以诗歌

为名的文字，“所能表明的一个倾向

是汉语在某种程度上的空洞”，“看上

去像盖在猪肉上的一个蓝色印章，质

检合格，或者检疫合格，它更接近于一

块赘肉，一个零件，而不是我们赖以生

存的呼吸。”

“这些年，我很少跟家里通电话，

我和我的父亲鲜少谈论眼下的生活到

底怎样，我也很少听我的母亲抱怨他

们的日子比针尖还要刺人，我总让他

们把自己交给菩萨，这是最好的办法，

就和我把自己交给诗歌一样，沉迷是

活下去的良方。”读这样的文字，内心

弥漫着苍凉甚至想哭的感觉，既为诗

歌也为我们的父母。不是吗？只要喜

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写作的浩瀚

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但谁也

无法回避开门七件事予人的难处，自

由撰稿人尤其如此。

“我想过的无非是一种心灵宁静

的生活，对未来，我既不竭力规避什

么，也不刻意追求什么，阿帕勒斯画不

出一匹马嘴角的泡沫，可是随手扔向

它的一块海绵却帮助他制造了非凡的

泡沫。”这就是诗人的挚爱，也是诗人

的偏执。

诗穷而后工，愤怒出诗人。近十

年来，许梦熊屡获国际、国内大奖。其

中，组诗《乌云之河》获首届北京文艺

网国际华文诗歌奖；《记忆中的拱宸

桥》获“运河南端·水韵拱宸”全球主题

诗歌大赛银奖；组诗《山水的回音》获

首届“浙东唐诗之路”全国诗画大赛一

等奖。

2021 年 6 月，许梦熊就如何理解

诗，以及为何而写等问题，接受当代诗

人张杰的访谈。他说：我之所以避免

谈论自己，乃至自己的诗，是因为我是

一个诗歌的结巴，我的嘴上总停留着

“可是⋯⋯”，促使我创作的那点动力，

大概就是现实的压力。

三
奖项，有大有小；奖金，有高有

低。但无不都是“沉迷”的美果，多多

益善。

在几年前的某个饭局上，许梦熊

接听朋友来电，闻说组诗《山居岁月》

获得首届莫干山国际诗歌节游子主题

诗歌大赛银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脱

口而出：“好啊，又来钱了！”

受此感染，我忽然想起他的“现实

的压力”，不由得端起酒杯，发自内心

地向他表示祝贺。

一个诗人，从生活中有所发现和

触动，到开掘主题、选择形象、锤炼语

言，不知要花费多少心血。而开掘和

深化主题，是尤需用功的。许梦熊倘

若羞于谈钱，对获奖之事轻描淡写，反

而就不是许梦熊了。

记得有人曾问巴西球王贝利：这

一生中哪个球踢得最好？贝利回答

说：下一个。青年诗人许梦熊还要生

活，甚至想生活得更滋润，就得像贝利

那样，紧紧盯着“下一个”。

生活即诗歌，诗歌却养不活人。

岁月的沧桑与洗礼，让许梦熊变得成

熟和淡定。只是，他的“目标”又会在

哪里？

近 3 年，诗人先后参与编著《八婺

定光佛文化现象与文化遗产：定光二

十四圣迹》《浙江文史记忆·金东卷》

等。但最得心应手的，还数创作《与王

象之书》——以现代诗的形式，给王象

之书写了120封长信。

王象之是南宋地理学家。从酝酿

编撰直至完稿，他大约花费了30年时

间，以一己之力著成《舆地纪胜》凡

200卷，可谓倾注半生心血。

可惜，王象之生平事迹《宋史》不

载，省志不清，就连家乡金华以及出

生地磐安的历史文献里，也语焉不

详。许梦熊如何突破这种客观或人为

的局限？

以说明文形式，显然流于浅薄；以

宣传式的口号，又过于直白空洞。许

梦熊静下心来，循着蛛丝马迹，在故纸

堆里一一搜寻。

阅读是有红利的。在细读了有

关南宋的大量文献以及近人的研究

后，王象之的面貌在迷雾中渐渐浮

现，尽管依旧不甚清晰，却有助于想

象力的纵情发挥，并能让许梦熊绕过

烦琐的叙事陷阱，在更高意义上施展

手脚。

许梦熊擅长于组诗、长诗，但要以

诗歌之名，对话与致敬 800 年前的地

理学家，无疑是一种高难度的挑战，充

满着奇妙的诱惑与刺激。

原浙江省作协诗歌创委会主任柯

平在序言中说：隔空对话“不仅需要技

艺，还需要对历史本质与文人精神人

格的洞察。但作者拥有的才华和学养

使他足以胜任，从笔底汩汩流淌出来

的那些诗句，尽管如同花光照眼，让人

惊艳，实际上举重若轻，包含着作者对

诸如生与死，出仕与退隐，历史与现实

等问题的理解。”

无须讳言，每一种写作风格都有

其存在的理由，亦无所谓品位价值的

高低，而只有情感的饱和度、诗性的

辨 识 度 和 技 巧 的 熟 练 度 之 分 。《诗

经》、唐诗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

彰显了时代，而非隐匿时代，陷入背

景空无的“理念写作”或玩文字游戏

的“零度写作”。在《与王象之书》中，

许梦熊站在时间的一个节点上眺望

另一个节点，真实记录个人的观察、

体会和感悟，让读者一眼看见 800 年

前的另一种“真实”，可谓首开诗歌界

的“先河”。

诗，一旦离开生活的土壤，必然出

现严重的“虚脱”现象。诚如磐安县文

联主席吴警兵所说：“这部长诗在叙述

方式上，是叙事与抒情巧妙结合。磐

安的历史人物与风土人情，有机地融

合进诗里，读起来毫不生硬。表现手

法上，并非宏大空洞的叙述，而是艺术

性和时代性的严丝合缝。”

“琢磨诗歌，就是雕琢自己的灵

魂。”（田间语）许梦熊的诗是时代的、

向阳的，也是可歌唱的。他发出的声

音，相信读者一听就懂，而且透着温

暖、善意，令人亲近。

“什么是精神传承，什么是吾辈情

钟，什么是文化血液里的秘密关系，一

切当尽在不言中。”在很多场合，细细

聆听柯平老师的教诲，许梦熊往往

“笑而不答”，但万笑不离其宗：我手

写我心！


